【宣评推荐】

给理想一点时间
（二院博吕林推荐，2013年2月18日）
    推荐理由：1.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氛围下，大多数人都是以怎样多赚人民币为动力，尤其是准备考研的师弟师妹们，他们选择报考研究生专业时候多数是考虑以后能否多挣钱，很少有人是根据自己的兴趣为指导。年轻时候多挣钱当然无可厚非，但是也不能一门心思就掉进钱眼里面。当自己选择了一个能够很挣钱的专业后，发现自己却不感兴趣了或者是这个专业以后虽然挣钱很多但是很累，时间长了，就没有当初那样向往这个专业的心情了。也许大多数人会懊恼地说到：当初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就好了，虽然赚钱不是很多，但是人也不会很累啊！所以只有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择，才会有乐此不疲，就像匈牙利总理纳吉那样一生不会感到后悔。2.目前的就业环境不乐观，尤其是医学院校的本科毕业生更难就业，所以几乎是每一个本科生都想考研，就是为了以后找工作多一份砝码。因而在他们大五临床实习的那段时间就想方设法不去医院，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时间看书，在考场上就会更有优势。有着一份想要继续深造的心当然难能可贵，但是不能把本该在医院好好实习的机会浪费了。大五临床实习是本科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，但是很多同学在即将实习选择实习基地的时候，都想着找管理不严，可以旷工不去的医院。当自己如愿来到这样医院的时候，自己感到无比庆幸；当自己被分配到管理严格，一点不能够偷懒旷工时，就会唉声叹气，羡慕别的同学，对自己的考研前景一片渺茫。去到自己想去的实习医院了，就像当年共产党实行的土地革命一样，就是贫下中农直接分到了土地了；没有去到自己想去的实习医院了，就像国民党实行的土地改革一样，农民不能直接快速地领到土地。然而，是不是不去实习了就一定能够考取研究生呢；是不是认真实习了就不能考取研究生呢？答案估计很多人都会说不一定。这就是一个时间问题，大多数同学都认为从学校里面直接考取研究生就可以节省时间，以后晋升等各方面都比较顺利，但是你能说第一年就考取的同学就一定比第二年、第三年考取的同学在某个领域更出色吗？答案也是不一定的吧。最早拿到地的不一定就比后来拿到地的人快乐。50年代末，台湾农民开始实现“耕者有其田”，大陆某些地方却出现天灾人祸。那些不幸死于饥荒的农民是否想到，他们忍饥挨饿的痛苦与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痛快之间，有种隐秘的联系。当年那些同学庆幸自己去了“好”的实习医院的快乐与后来考研落榜的痛苦之间，也是不是有着相似的联系呢。真正的境界是双赢（就像台湾的土地改革）——即认真地实习了，也圆满的考取了研究生。3.当然中国在经历了那场痛苦的历史教训后，能够及时醒悟过来，现在大陆的发展实力有目共睹，远远强于台湾。联系到那些去了“好”的实习医院却考研落榜的同学，你们也是可以好好努力，分析自己的不足之处，只要一直抱着一颗想要继续深造的心，都是可以考取的。终究一句话，给理想一点时间。
你相信头脑还是心灵？一次聊天中，一个朋友问。
我说我相信时间。
在总结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原因时，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“国民党没有展开土改”，因而失去了农民。相比之下，共产党这边土改搞得轰轰烈烈，打土豪，分田地，翻身当家做主人。农民分到了土地，于是参加革命保卫胜利果实。
其实，严格说来，国民党在大陆期间也不是没有土改愿望。孙中山先生的“耕者有其田”理想众所周知，蒋介石政府也不是没有动作。从1930年颁布《土地法》到1946年《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》，从20年代末浙江二五减租运动，到蒋经国赣南土改实验，国民党并非没有意识到“平均地权”对于争取人心的作用。

问题在于，与“暴风骤雨”的暴力土改相比，国民党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，而且理念上奉行的更接近和平土改。所谓暴风骤雨式土改，其实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的升级版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，该杀杀，该分分。当然，既然是革命，就不单是起义，还有一整套革命话语和仪式来赋予其意义。于是“剥削”、“翻身”、“阶级斗争”这种陈胜吴广们没能想出来的词汇开始成为日常用语，于是有了“诉苦会”和“斗争会”这种“制度创新”。

而所谓和平土改，核心即赎买，政府用土地债券从地主手里买地，再让农民用数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从政府手里低价买地。好处是地主和农民可能双赢：农民最后得到了土地，地主则得到了资本。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没来得及、也无力大规模推广和平土改，到台湾后推而广之，结果帮助很多台湾农民实现了“耕者有其田”，而且加快了台湾的工业化进程。虽然中间也有诸多不公，但一批地主通过土改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，转向工商业，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 。

既然更接近双赢，为什么和平土改反而常常没有市场？仔细想来，无非是因为它“慢”。相比革命土改那种一夜之间“你的就成了我的”的变革方式，和平土改也许经济效果好，但是政治利润低。一颗钻石放在你面前，一个人告诉你，你现在就可以免费得到它，另一个人告诉你，你需要分期十年付款才能真正拥有它，你跟谁走呢？

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甚至一度节节败退的命运，甚至今天仍难以在民众中扎根扩散，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“慢”字。当激进主义向民众许诺立竿见影的变革时，自由主义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。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，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“万众一心”、“同仇敌忾”，从而为一元化权威体制铺平了道路，而自由主义则意味着人人各自为政，只通过一只“看不见的手”形成合力。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，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。

 然而世上真有救世主吗？“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，一定也强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”。50年代中期的集体化运动，正是对此的说明。钻石捧在手里还没捂热，后来通通交到国家手里。到50年代末，台湾农民开始实现“耕者有其田”，大陆某些地方却出现天灾人祸。那些不幸死于饥荒的农民是否想到，他们忍饥挨饿的痛苦与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痛快之间，有种隐秘的联系。

相信时间，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，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。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，这可真令人扫兴。

在总结苏东转型之艰难时，一个解释是：制度也许可以一夜之间改写，但是企业家精神、商业头脑、市场意识，只有通过漫长的学习才能形成。对于急于宣布转型本身是个错误的人，显然又忘记了“时间”这个因素。20年后的今天，苏东诸多国家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，再次证明时间的力量。众所周知，炖好一锅肉，油盐酱醋等调料固然重要，但“大火改小火慢炖”这个环节却总不可少。

历史也许会以进两步、退一步的方式螺旋式前进，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倒霉的一生，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，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。很多时候，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，把自己想象得太过聪明，或者不够聪明，而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。

1956年匈牙利政治风波后，总理纳吉因为失去“立场”而被判决绞死。在庭审中，他拒绝要求法庭宽大处理，并说：“我知道另一个纳吉审判会为我平反，总有一天还会有对我的重葬仪式”。1989年6月16日，“总有一天”到来了，匈牙利举行了纳吉的重葬仪式，10万民众参加了该仪式。

纳吉相信时间，他赢得了胜利。
（推荐者注：本文来自阅读时光网2011年11月16日，作者：刘瑜。）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3年2月25日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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